
第一章 侯府傻姨娘 

今年的倒春寒格外嚴重，分明已過了清明，合該是楊柳青青的時候，京城的天空

竟降下了鵝毛大雪。 

連日飛雪，安定侯府一片銀裝素裹，屋簷都結成了一根根冰凌，後花園一座水榭，

此刻四方都罩了暖簾，一個披著海棠紅斗篷的少婦正坐在裡頭，透過半捲的簾幕

看著院子裡幾個粗使的丫頭拿著掃把在石板道上辛勤地掃著雪。 

好不容易清出了一條能供一人行走的小徑，一抬頭，天空又零零星星地飄落了雪

花，眼看著再下一陣這條石板道上又會有積雪，丫頭們個個有苦難言，卻也不敢

埋怨什麼，只往雙手呵了呵暖氣又繼續幹活，只是掃著掃著不免心中煩躁，便盯

著水榭裡的少婦說起閒話來。 

「大冷的天，不在屋裡貓著，偏說要出來賞雪，那水榭四面透風的，就算罩了暖

簾我瞧也是冷得慌，碎玉軒的這位也不怕凍壞自己的身子！」 

「就腦子不好使唄。」另一個眉目粗笨的丫頭大剌剌地回應，一臉習以為常的表

情。 

「噓，小聲點！萬一讓人聽見了怎麼辦？」 

「這裡就我們幾個，還有誰能聽見……妳說碎玉軒那位？得了吧，就算她聽見又

如何？反正也不懂得我們在說什麼。」 

「不至於這麼傻吧？」 

「妳才剛來不曉得，她腦子幾年前就撞壞了，一直癡癡傻傻的，主子們也懶得理

會她，聽說她身邊的丫鬟啊……」 

眉目粗笨的丫頭壓低了嗓子，跟其他幾個同伴嘟嘟噥噥說了幾句，一干丫頭聽了

都瞠目結舌，紛紛朝水榭裡的少婦望去，有的帶著一絲同情，有的卻是越發輕蔑。 

「想不到這侯府的主子也有讓下人騎到頭上去的。」一個身材高䠷的丫頭感慨著。 

「她哪是什麼正經主子啊！」眉目粗笨的丫頭滿是不屑。「就一個上不得檯面的

姨娘，侯爺都沒去過她院子裡幾回呢，要不是生了個兒子，指不定早就被送去庵

廟裡清修了！」 

「聽說她的兒子養在太夫人那邊？」 

「太夫人年紀大了，哪有心思照看一個淘小子？也就是每日飲食衣裳過問幾句罷

了……」 

丫頭們竊竊私語不斷，偶爾說得興起了，也顧不得降低音量，不時有尖銳的笑聲

隱約傳進水榭裡。 

無須細聽，程向藍也能猜出侯府這些下人八成又在嚼自己的舌根了，也罷，她們

愛說就讓她們說去，她就當成狗吠火車，過耳不過心。 

她怔怔地盯著屋簷成片的冰凌發呆，宛如瀑布傾瀉，晶瑩剔透，這要是換個場合，

換個心情，該是多麼美麗的景致啊！ 

至少如果是在現代的她，看到如此美景肯定是興奮又激動，立馬就拿出手機拍照，

上傳到 FB 或 IG 分享了。 

可惜啊可惜，她如今卻是身處於沒有網路也沒有手機的古代，而且還是一個自己



從未曾聽聞的時空。 

大雍！ 

誰曉得這是從哪個時間點分岔而出的朝代啊，初來乍到時，她整整躺在床上失魂

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清醒過來，黯然接受了這個殘酷的現實。 

她，程向藍，從現代穿越而來，本是個二十多歲的幼教老師，一直是母胎單身，

剛準備和同事去參加聯誼，看能不能找個順眼的男人來談個戀愛，結果—— 

砰！ 

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她莫名其妙便來到了這個時代，成了長樂伯府裡一個妙齡

丫鬟喜鵲，長相倒也眉清目秀，可惜手上有一道明顯的青紅色胎記，看著有些醜

陋嚇人，因此從不往主子面前去，只在廚房裡幫工，勉強練就了幾分手藝，能做

幾道可口的點心。 

就這個身分，這個條件，程向藍也不求自己能在這古代混得風生水起，煥發精彩

人生了，只想認命地在這大宅門裡待上幾年，攢夠替自己贖身的銀兩，尋到機會

便求求上頭的管事，看能不能放自己出去，到時支個小攤賣個茶水點心什麼的，

也好謀求一條生路。 

誰知她想做一條安分守拙的鹹魚，命運之神卻不肯放過她，在長樂伯府沒待上幾

個月，她莫名其妙捲入一場涉及伯府兩位庶小姐的宅鬥，被當成了替死鬼，無端

端被打了幾十大板，接著還被發賣至那最下賤的地方，為了逃出生天，經歷一番

苦苦掙扎，最後連命都沒了…… 

沒錯，她死了，又活了，而且還是兩次！ 

首先是在現代發生車禍，穿越到了古代當丫鬟，接著又死了，如今重生到安定侯

府一個據說數年前就撞壞腦子的癡傻姨娘身上。 

巧的是，這位姨娘與她在現代同名同姓，也叫程向藍。 

也許這才是老天爺替她安排好的命運吧，之前那一世當丫鬟只是地府那邊生死簿

勾錯了？電腦當機了？ 

程向藍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起來，她也知道自己想這些挺無厘頭的，但再怎麼也

比不上穿越加重生這樣的事實更荒謬啊，何況她這還是穿到架空的朝代，都不曉

得該如何吐嘈了！ 

還要再鹹魚躺一次嗎？ 

這幾日，程向藍重生到癡傻姨娘的身上，一直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之前那世，

一方面是受不了從現代穿越到古代的打擊，一方面也是嫌自己穿成丫鬟開局太差，

再加上老天爺也沒給她附贈金手指，就想著罷了罷了，不如混吃等死。 

可沒想到古代哪是能容人鹹魚躺平的所在，什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掃門

前雪」等等那些在現代通行的守則，在古代那就是自己送人頭——別以為自己來

自未來，眼界比這些古人開闊，心眼就比他們多了，事實上能在大宅門裡存活下

來的，哪個不是都成了精了，手段玩得溜溜的！ 

她，程向藍，溫柔可親幼教老師，玩不過這些古人，謝謝。 

思及此，程向藍越發感到前途黯淡了，莫非再來一回，她依然要淪落到被打得遍



體鱗傷，隨便草席一裹丟到亂葬崗的下場嗎？ 

不！絕不！Never！ 

老天爺給她重開機的機會，可不是讓她又被打到痛不欲生的，或許就是前世她太

過消極，沒有好好珍惜重新再來的機會，才會遭到懲罰 Game over，這回可不能

再重蹈覆轍了。 

無論如何她都要振作起來，把握今生今世，活出一個光鮮亮麗的程向藍。 

加油！Fighting！ 

也不知在心裡為自己打了幾回氣，程向藍總算決定面對現實，起身朝水榭外揚聲

喊。 

「那個誰……妳過來！」 

在喊誰啊？ 

正在掃雪的幾個丫頭面面相覷，有人還悄悄用手指在腦袋旁畫了幾個圈。 

程向藍驀地倒抽口氣，別以為她沒看見，這是在嘲笑她呆子呢！ 

行，把她當呆子是吧？她就讓她們瞧瞧惹惱一個呆子會是如何雞飛狗跳…… 

程向藍眼珠一轉，瞧見水榭地上擺了幾個炭盆，當下就隨意踢翻一個，接著大聲

喊。 

「來人啊！走水了！來人啊！」 

幾個掃雪丫頭聽了，臉色都變了，一個個拎著掃把就往水榭趕來，有兩個比較機

靈的拿起竹簍子就從雪地上剷了好幾團雪，跟著進來欲用雪水滅火。 

「哪裡著火了？在哪裡？」 

丫頭們一進來，就慌亂地問。 

程向藍指了指角落。 

丫頭們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原來是一個炭盆翻倒了，熱騰騰的炭塊落了幾塊出

來，好在離容易著火的簾幕尚有些距離，並未起火。 

丫頭們妳看我、我看妳，一時啞口無言，倒是程向藍一臉笑嘻嘻的。 

「剛剛叫妳們都不理我，這不還是過來了？」 

所以，這傻姨娘是故意的！丫頭們立刻瞪向她。 

程向藍只是樂呵呵的，雙手對手指，裝出一副天真傻模樣。「我的丫鬟彩雲呢？

她怎麼不來服侍我啊？」 

「彩雲姊姊……說她要去如廁！」身材高䠷的丫頭咬牙回話。 

她們自然都看見彩雲將主子送過來水榭後就自顧自去偷懶了，說是要去如廁，請

她們幫著看幾眼主子，她們不過是粗使丫鬟，能說什麼？自然只能應了。 

「我知道啊，可她去了好久呢，這還不回來，該不會是便祕吧？哎呀，這可不好，

肯定是她昨晚吃了我的羊肉湯上火了，我得去跟夫人說一聲，讓請個大夫來瞧

瞧！」程向藍憂心忡忡地說著，轉身就想往正院去。 

幾個丫頭一凜，慌忙攔住她。 

開玩笑！要真讓她去找夫人告狀，說彩雲吃了主子的分例羊肉湯導致便祕，那彩

雲還討得了好嗎？連帶她們幾個說不定都要被彩雲怨上。 



「程姨娘妳可別去，彩雲姊姊她……她就是買東西去了！」 

「她去買東西？」程向藍做出一副意外又困惑的神態。「可我沒叫她買什麼啊，

她能出府嗎？」 

丫頭們又一震，沒主子的吩咐就任意出府，這要被查出來了也是一條罪名。 

幾個人只好又絞盡腦汁，幫著彩雲圓場。 

「程姨娘，妳莫不是忘了，妳不是說想吃八珍齋的點心？彩雲姊姊是幫妳去買了。」 

「八珍齋的點心？」 

「是啊，豌豆黃、驢打滾、桂花糕、海棠千層糕……八珍齋賣的點心可好吃了，

又好看！」 

丫頭們說著都忍不住嚥了口口水。 

「那我就等著吃啦！」程向藍聽了，喜孜孜地拍手。「到時候我帶去太夫人院裡，

讓太夫人和旋哥兒都嚐嚐！」 

旋哥兒便是原身生下的庶子，聽說今年才五歲，聰明伶俐，只是太夫人精力有限，

對他並不怎麼上心，更別說侯爺一年前才剛娶進門的續絃夫人，沒拿他當眼中釘

看已經算是上天保佑了。 

既然是原身的兒子，也就是她的兒子，她還是得想辦法要回來好生教養的，若是

孩子以後成材了，她在這侯府也多了個依靠。 

「那我先回碎玉軒了，等彩雲回來，妳們記得告訴她我等著她買回來的點心啊！」 

程向藍語落，拿起擱在一旁的油紙傘，將斗篷的兜帽繫上，便嫋嫋婷婷地往水榭

外走去。 

古代的女子連走路都講究風姿，幸而她雖然只有原身癡傻這幾年模模糊糊的記憶，

但規矩教養還是刻在了原身的骨子裡，她照貓畫虎也還勉強能對付。 

她離開片刻彩雲就悠悠哉哉地一路逛回來了，見水榭裡已經沒有了程向藍的身影，

沒有驚慌，反倒是懊惱，這傻姨娘又溜到哪裡去了？就會給她找麻煩！ 

她氣呼呼地找上依然努力在掃雪的幾個丫頭。「程姨娘呢？」 

幾個丫頭轉身見她回來了，這才鬆了口氣。 

「彩雲姊姊，不好了，妳得快點去八珍齋買些點心。」 

「為什麼？」 

丫頭們七嘴八舌地說明來龍去脈，彩雲頓時變了臉，咬牙切齒。 

 

 

碎玉軒位於侯府西角，距離正院得拐過好幾個院子，走上將近一刻鐘才到，就這

地理位置也能料想到她這位姨娘肯定不受寵。 

但此時初來乍到，在還沒摸清楚侯府情勢前，程向藍倒是希望離正院遠一點，免

得礙了那位繼夫人的眼，替自己招來禍事。 

在外間脫下斗篷，抖了抖落在身上的雪，程向藍便掀簾進了暖閣，在靠牆的一張

羅漢榻坐下。 

桌上的茶水早就涼透了，程向藍也沒在意，就著一旁的炭盆烹茶，斟了一杯慢慢



飲著。 

約莫喝了兩盞茶，彩雲回來了，一進屋就摔簾子，腳步聲踏得重重的，顯然心懷

不忿。 

這是絲毫沒把她這位姨娘主子放在眼裡呢！ 

程向藍捧著粉彩的茶盅，呵呵地笑，這茶盅杯緣還裂了一道細細的縫，可見原身

之前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姨娘怎麼一個人回來了？倒教我好找！」彩雲來到她面前還惡人先告狀，彷彿

她私自回屋有多對不起這個忠心耿耿的丫鬟。 

程向藍斂下墨睫，掩去眼裡的嘲諷，再揚起眸來時已是笑得純真爛漫。 

演戲裝傻嘛，雖說不是她的本業，但努努力還是可以學的，即便她演技帶著幾分

生澀，但騙騙這些素來瞧不起她的下人也差不多夠了。 

「點心呢？」 

彩雲一愣，正沒好氣欲反駁哪來什麼點心時，程向藍已搶先悠然揚嗓。 

「她們說妳出府是為了買點心給我，我剛已經請人幫我去太夫人院裡傳話了，晚

點我就拿八珍齋的點心去探望她老人家。」 

「什麼！」彩雲大驚。「妳已經讓人去太夫人那邊說了？」 

「是啊。」程向藍甜甜地笑。「這麼冷的天，我的丫鬟特意出門幫我帶點心呢，

我當然要到太夫人那邊去表表孝心。」 

「妳……」彩雲簡直氣炸，原本聽那些粗使丫頭說起她們為了替她隱瞞，不得不

瞎掰了她出府去買點心一事，她就已經滿肚子火了，沒想到這件事還沒完了，此

時此刻，她到哪裡生出來八珍齋的點心啊！ 

「走吧，我們現在就去找太夫人。」程向藍盈盈起身。 

彩雲一凜，連忙伸手拽住她。「不能去！」 

「為什麼不能？」 

「因為……我沒買到點心……」 

「妳沒買到！」程向藍作出驚愕姿態。「可是我都讓人跟太夫人說了有點心吃的！」 

彩雲眼眸噴火。「妳就跟太夫人說是妳搞錯了！」 

「我搞錯了？所以妳出府不是去替我買點心的？」 

「我沒出府……」 

「那妳去哪兒了？」 

「如廁……」 

「那麼久！妳真的便祕嗎？是因為喝了我的羊肉湯？那我順便去跟太夫人說，替

妳請個大夫看一看！」 

說著程向藍又要走，彩雲簡直要給她跪了，要真讓她到太夫人面前說三道四，自

己免不了要挨一頓罰。 

奇怪了，明明平日就是個渾渾噩噩的呆子，怠慢她都不會回嘴的，怎麼今日忽然

伶牙俐齒起來？ 

彩雲咬牙忍氣。「今日……是我不好，還請姨娘莫要在太夫人面前提起此事。」 



「為什麼不啊？找個大夫替妳看看不好嗎？」 

「不好。」 

「有病得治，不然會出問題的。」 

「……不會有問題。」 

程向藍睜著圓溜溜的明眸，上下打量彩雲，眼裡還透出些許同情的意味，接著搖

頭嘆息。「妳可是我的丫鬟，萬一妳生病了，病氣過給我怎麼辦？到時只能把妳

送到外頭去養病了。」 

這是要趕她出府的意思？彩雲嚇得氣息都不順了，再看看程向藍一臉真誠懇切的

表情，又覺得自己想多了。 

這傻姨娘不可能有這般心計，也就隨口說說罷了，只是自己還是得提防點，萬一

她真去太夫人或夫人面前胡說些什麼，自己畢竟是個下人，難保不會吃不了兜著

走。 

程向藍見彩雲臉色忽青忽白，大致也能猜出她心中所想，伸手拍拍彩雲的肩，一

派苦口婆心地勸說道：「以後可莫要吃我的東西了，萬一又腸胃不調怎麼辦？自

己身子要顧好啊，知道嗎？」 

彩雲極力忍下想一爪子把這傻姨娘撓花臉的衝動。「姨娘的好意，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程向藍又笑了，笑顏如花。「既然沒有八珍齋的點心，那妳去大

廚房幫我要些好吃的吧，對了，順便再泡壺熱茶，點心也得有好茶來配，對吧？」 

「那妳……不去太夫人那裡了？」彩雲小心翼翼地試探。 

「今日就不去了，雪天路滑，改天再說吧。」 

彩雲這才鬆口氣。「我這就去。」 

彩雲匆匆忙忙地前去張羅，確定她走遠了，程向藍一直緊繃的神經才鬆弛下來，

宅鬥不易，她還是個初學者，得步步為營。 

不過起碼這第一步看來成效還不錯。 

她捧起茶盅，敬了自己一杯。 

 

 

兩日後，雪霽天晴。 

程向藍想著自己不能一直龜縮在碎玉軒裡，總是得去向侯府上頭的主子請個安，

也好刷刷存在感，免得教府裡下人一個個都沒將她看在眼裡，於是翻箱倒櫃，找

出幾兩私房銀子，吩咐彩雲去八珍齋替自己買了幾匣子點心來，便往侯府太夫人

居住的壽安堂去。 

只是她還未踏出碎玉軒，就聽見一陣咚咚的腳步聲，跟著一個小豆丁呼喊著衝進

院子裡。 

「姨娘，我來看妳啦！」 

程向藍一愣，未及反應，小豆丁便奔來她面前，抱住她大腿，抬起小臉蛋。 

「姨娘，妳想我嗎？」 

程向藍低頭望去，只見抱著她的是一個粉妝玉琢的小男孩，眉目之間頗有靈氣，



看著她撒嬌的模樣實在惹人疼。 

這應該就是原身親生的兒子旋哥兒吧？自她重生於原身身上醒來後，彩雲曾叨唸

著提過幾回，說是旋哥兒好一陣子沒來碎玉軒了，該不會連親生兒子都放棄她了

吧？那自己跟著她這傻姨娘還有什麼前程！ 

但顯然，兒子並未忘記她這個親娘，縱然原身癡傻了不記事，孩子還是想與她親

香的。 

「旋哥兒，姨娘好想你！」小豆丁熱情示愛，她自然也得熱情回應，蹲下來就將

孩子攬入懷裡，貼貼抱抱。 

她這反應似乎出乎孩子的意料，呆了好片刻，小臉蛋頓時就紅通通的，在她懷裡

扭來扭去地掙扎著。 

「姨娘，我是大孩子了。」他小小聲地附在她耳邊低語。 

才五歲，哪裡大了？程向藍看出孩子是害羞，反而更往他臉頰貼貼。「旋哥兒不

管幾歲都是娘親的小寶寶。」 

身為曾經的幼教老師，為了搞定一個個性格各異的兒童，程向藍自然也練就一身

功夫，甜言蜜語張口就來，保證哄得寶貝們開開心心。 

旋哥兒整個呆住了，抬起頭來，怔愣愣地瞧著她，不一會兒，眼眶竟有些隱約泛

紅。 

程向藍一凜，連忙柔聲問。「寶貝兒怎麼了？」 

旋哥兒搖搖頭，深深吸口氣，勉力忍住即將衝出眼眶的淚水。「姨娘以前……都

不跟我說這些的……」 

程向藍愣住，看了捧著點心匣子站在一旁，彷彿也被這一幕母子相親畫面震住的

彩雲一眼。 

旋哥兒也想起旁邊還有個丫鬟了，再次縮回程向藍懷裡，更加小聲地在她耳畔吐

著氣音。「娘是不是病好了？妳想起旋哥兒了嗎？」 

程向藍驀地心頭一揪，將旋哥兒抱得更緊。 

這是個聰慧的孩子，怕是她和原身對待他不同的方式讓他心裡有了疑惑。 

一念及此，她揉揉孩子的頭，接著起身，牽住他軟綿綿的小手。「旋哥兒跟姨娘

一起去後花園走走吧。」 

「好。」孩子乖巧地點了個頭。 

程向藍轉頭吩咐彩雲。「點心妳先送去壽安堂，跟太夫人說一聲，旋哥兒與我在

一起，晚一點我親自送他回去。」 

「知道了。」彩雲暗自撇了撇嘴，轉身就走。 

她不耐煩的神態自然也落入旋哥兒眼裡，眸光一暗，待她走遠了就抬頭望向親娘。 

「娘，她沒有欺負妳吧？若是平時她苛刻了妳，妳可一定要跟我說，我跟祖母告

狀去！」小男孩握緊雙拳揮舞著，一副要替她出頭的可愛小模樣。 

程向藍莞爾一笑，可見從前原身的日子還能勉強過得去，都賴這孩子有心護著，

隔三差五就來碎玉軒看看親娘，才沒讓彩雲真的將原身作踐到底。 

只是小男孩再怎麼護，畢竟在府裡只是個庶子，也不算得寵，娘兒倆要想安然度



日，還是得多費點心思。 

從前是旋哥兒護著娘親不被下人欺負，如今既然她取代了原身，也該輪到自己護

著他平安長大了。 

程向藍彎身又揉了揉孩子的頭，娘兒倆才手牽著手，一路晃悠到後花園。 

窩進水榭裡，見四下無人，旋哥兒才低聲問：「娘，妳病好了嗎？真的想起旋哥

兒了？」 

程向藍忽然發現，在沒有外人在場時，這孩子都是喊她娘的，才五歲大就能分得

清場合輕重，不得不說旋哥兒是真聰慧。 

既然如此，程向藍也不打算將他當一般孩子看，認認真真地與他說起體己話。「娘

以前不認得你嗎？」 

旋哥兒點點頭，又搖搖頭，小臉蛋悶悶的。「有時認得，有時不認得，府裡的人

都說娘是從花園裡的假山上摔下來，撞壞了腦子。」 

原來是那樣嗎？程向藍一凜。「那你可有聽說娘當時是怎麼摔的？」 

「不知道。」旋哥兒想了想，又補充說道：「但我知道娘不是孩子了，不應該會

爬到假山上去玩的。」 

賓果！她也覺得這事幕後怕是有鬼。不過眼下還不是追究真相的時候…… 

「旋哥兒可以答應娘一件事嗎？」 

「什麼事？」 

「娘病好的事，先不要跟任何人說，是我跟旋哥兒的祕密好不好？」 

小男孩抬頭看她，墨眸亮閃閃的，也不知想到什麼，旋即用力點頭。「好，旋哥

兒一定不跟別人說。」 

「打勾勾。」程向藍笑著伸出小拇指。 

旋哥兒一愣。「打勾勾是什麼？」 

「就是娘的小拇指和旋哥兒的小拇指勾在一起，打勾勾，搖啊搖，破壞約定的人

是小狗，汪汪汪！」程向藍邊說邊動作，勾著旋哥兒的小指頭晃了晃，還作勢學

狗叫了幾聲。 

旋哥兒還是初次這麼玩，頗為興奮。 

「旋哥兒一定不當小狗！」小男孩信誓旦旦地保證。 

程向藍笑了，母子倆足足聊了半個多時辰，旋哥兒才依依不捨地說自己該回壽安

堂了。 

母子倆這才離開水榭，往壽安堂走去，途中經過一塊奇形怪狀的太湖石，驀地聽

見後頭傳來一陣斥罵聲。 

「妳瞧瞧妳，又把自己弄得髒兮兮了，這手上是什麼？妳一個姑娘家，玩什麼泥

巴，也不嫌晦氣……又哭！莫以為掉幾滴眼淚便能讓夫人憐惜妳了，我不是教過

妳了，妳越哭只會惹得夫人越心煩！」 

這是誰在罵孩子？程向藍蹙眉，聽不得那女人盛氣凌人的口吻，朝旋哥兒比了個

噓的手勢，悄悄往太湖石那頭繞過去。 

「我、我沒有哭……」 



一道像貓兒般細細的哽咽聲，聽了就讓人心一揪。 

「還說沒有，那妳這臉上是什麼！走！跟我去洗手……我真是倒八輩子楣了才被

派來服侍妳這隻小髒貓……」 

女人嘴上喃喃叨唸著，扯著一個約莫五、六歲大的小姑娘家轉出太湖石，正好與

程向藍迎面相對。 

程向藍一眼就看出女人是丫鬟打扮，眉眼間有些刻薄，小姑娘雖然雙手髒兮兮的，

身上也沾了些泥土，卻看得出來是錦衣華服，明顯是這府裡的小主子。 

一個丫鬟竟膽敢對小主子如此大呼小叫，這侯府的規矩有這麼糟糕嗎？ 

「是二姊姊。」 

旋哥兒似乎也被這一幕驚到了，悄悄扯了扯程向藍低語，瞪著那丫鬟的墨眸掩不

住敵意以及一絲絲懼怕。 

旋哥兒都對這氣性大的丫鬟感到害怕了，更何況那個被罵得臭頭的小姑娘，整個

小人兒縮成一團，明顯地顫抖不止。 

程向藍心一軟，也不管那丫鬟正眼神不善地盯著自己，逕自就走向小姑娘。「妳

是旋哥兒的姊姊？」 

程向藍俯下身來，才剛伸手欲和小姑娘親近，小姑娘就倉皇地往後退，雙臂橫舉

在頭面前。 

「不要……」 

程向藍見狀頓時心一沉，她從前在幼兒園見得多了，這小姑娘對陌生人的靠近如

此防備，明顯就是曾經遭受過暴力對待。 

是誰曾凌虐過她？這個丫鬟嗎？ 

程向藍深吸口氣，壓下心頭翻騰的情緒，對小姑娘安撫地笑了笑，接著重新站直

身子，瞪向那丫鬟。「妳是誰？」 

丫鬟翻個白眼，像是連回她話都懶怠似的，用力一扯小姑娘的手，她動作粗魯，

絲毫沒有憐惜，小姑娘明明吃痛，眼眶含淚，卻不敢反抗。「跟我回去！再不聽

話，看我怎麼教訓妳！」 

小姑娘又抖了抖，像隻無助的小貓兒被丫鬟毫不留情地拖著走。 

程向藍覺得自己忍夠了，身為幼教老師，她最鄙視的就是那些欺凌幼兒的大人，

她幾乎能想見，那小姑娘身上怕是滿滿傷痕。 

「妳給我站住！」許是內心的幼師魂作祟，程向藍厲聲喝住了那丫鬟，不客氣地

上前攔住她的去路。 

那丫鬟也惱了。「程姨娘，我是不想和妳這個傻子計較，妳最好別不識相！」 

「回答我的問題，妳是誰？」 

丫鬟的回應是輕蔑地掃了她一眼，接著一聲冷笑，扯著小姑娘又想走，程向藍卻

是一下子扣住她手腕。 

「放開！」丫鬟怒斥。 

程向藍卻是更使勁了，她在現代也學過一些粗淺的防身術，要制住這樣一個丫鬟

不算太難。「名、字！」 



「瘋子！」丫鬟欲甩開她，卻被她捏得更緊，腕骨都疼痛起來，忍不住哀叫。「我

是夫人院子裡的如水……妳敢這樣對我，信不信我讓夫人責罰妳！」 

如水狐假虎威，拿出侯爺夫人當令箭，程向藍不覺得有什麼，可一旁的旋哥兒已

然緊張起來，小手拽住她衣角。 

「姨娘……」 

程向藍不想嚇到孩子，手上施一個巧勁，如水一時重心不穩，整個人撲跌在地，

趁這機會，程向藍迅速拉過小姑娘，不由分說地將她棉襖的袖子捲高。 

「不要，痛……」小姑娘怕極了，卻又不敢大聲喊，只是小小聲地抗議著，嗚咽

似的嗓音令人聽了越發心酸。 

而程向藍在看清她裸露的手臂時瞳眸驟暗，如暴風雨欲來的天空。 

小姑娘的手臂紅腫斑駁，分明曾經被燙傷過，且沒有得到良好的護理，如今都是

凹凸不平的疤痕。 

古代的姑娘家，容貌髮膚何其要緊，何況她還是出身侯府的千金小姐，她就不信

傾侯府上下之力找不到一個好大夫替這個小姑娘看傷，找不到一罐好藥讓她敷了

除疤去斑，無非是不用心而已。 

不僅如此，小姑娘的上手臂也有幾個淤青，看樣子是最近才被掐出來的。 

程向藍怒不可抑，還想再仔細看看小姑娘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傷痕時，小姑娘卻慌

亂地躲開了，跌跌撞撞地跑到太湖石旁，小手抓著太湖石，彷彿抓著某種庇護。 

她嚇到了。 

程向藍暗惱自己不該太過急切，可要她明知一個小姑娘經常遭受凌虐，卻還眼睜

睜地看著，她實在做不到。 

她努力放軟嗓音，對小姑娘溫柔一笑。「莫怕，我是旋哥兒的姨娘，告訴我妳叫

什麼名字好嗎？」 

小姑娘悶不吭聲，倒是旋哥兒替她回答了。 

「姨娘，她是巧媛姊姊。」 

「原來妳叫巧媛啊，那我以後叫妳媛姐兒可好？」 

媛姐兒依舊低著頭，程向藍還想哄她開口，倒在地上的如水已經爬起來了，還發

出驚喜的叫喚。 

「夫人，妳來得正好！」 

程向藍一震，與旋哥兒交換一個眼神。 

旋哥兒此時也有些顫抖，卻還是勇敢地握住她的手。「姨娘莫怕，我會幫妳解釋

的。」 

「嗯，姨娘兒相信旋哥兒。」程向藍摸摸孩子的頭，微微一笑。 

另一頭，侯爺夫人帶著身邊兩個貼身大丫鬟正一路逛著後花園，乍見如水髮鬢散

亂，形容頗為狼狽，不禁蹙眉。 

「如水，妳這是做什麼？」 

如水咚地一聲，毫不猶豫地在侯爺夫人面前跪下，口齒伶俐地告起狀來。「夫人，

請妳為奴婢作主啊！奴婢正勤勤懇懇地照顧二小姐，程姨娘卻不曉得忽然發什麼



瘋，硬要攔著我，還推了我一把，害得奴婢跌倒在地，手都擦傷了！」 

旋哥兒聽見如水將過錯都推到自己娘親身上，頓時急了，大聲嚷嚷。「不是姨娘

的錯，她是想保護二姊姊！」 

侯爺夫人秀眉一挑，眼神掠過一抹嫌惡，她身邊的大丫鬟也是個知機的，立刻替

主子發話。 

「夫人在問話，還請三少爺不得放肆！」 

「可是……」 

旋哥兒還想辯解，程向藍連忙拉住他，對他安撫地搖了搖頭，接著放開孩子的手，

主動走向侯爺夫人。 

「向藍拜見夫人。」程向藍盈盈下拜，做足了姿態。 

侯爺夫人淡淡地睨她一眼，雖然知道她是府裡的姨娘，但並不上心，就像看隻養

在府裡的小貓小狗一般的眼神。 

「抬起頭來回話。」 

「是。」程向藍深吸口氣，確定自己做好表情管理，這才揚起臉龐，露出甜美的

笑容。 

只是這笑容在看清侯爺夫人的相貌五官時霎時一凝。怎麼會是她？ 

程向藍心海震盪，捲起千堆雪，眼前這位侯爺夫人，竟然就是前世將她推出去當

宅鬥犧牲品的長樂伯府四姑娘，鄒玉杏！ 

此時，鄒玉杏正帶著幾許鄙夷不屑的神態打量著她。「久不見妳，氣色看起來倒

像是好多了……」冷哼一聲。「說吧，妳突然向我院子裡的丫鬟發瘋，是何用意？」 

程向藍悚然無語，仍處於強烈的震驚中，還有一道思緒不由自主地在腦海裡發酵。 

如果鄒玉杏是這府裡的侯爺夫人，那就表示當年她和自己的庶姊爭搶著要嫁的男

人是……他…… 

彷彿嫌此刻的程向藍還不夠心慌意亂似的，一個打扮精幹的管事婆子匆匆奔來，

朝眾人投下一枚驚天震撼彈—— 

「夫人，侯爺回府了！」 

 


